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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16 年年初至今，钟啸
伟都在为自己失去的七年“讨
个说法”。

他多次要求四川省疾控中
心、成都市疾控中心给他一个
道歉。他告诉记者，事情过去
一年多，他一句安慰的话都没
有收到，“有一句安慰的话我都
巴适（成都方言，舒服的意思）
些”。

今年 12月初，许多媒体注

意到了钟啸伟的事情。四川英
济律师事务所律师欧阳九、佘
勇决定免费为他提供法律援
助。

按照钟啸伟的意愿，他们
提起了民事诉讼，将成都市疾
控中心列为第一被告，四川省
疾控中心列为第二被告。

在起诉书里，钟啸伟想要
的“说法”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在艾滋病检测网络中更

改错误登记信息；第二，一份书
面的道歉；第三，赔偿从2008年
至今造成的经济损失和精神损
害。

欧阳九律师表示，这个案
件证据过硬，胜诉的可能性很
大。

12月 12日，成都市武侯区
法院受理了案件，开庭时间尚
未确定。

（罗芊）

被误诊为“艾滋病”后的七年人生
成都一男子过了7年“生不如死”的生活，日前起诉相关医疗机构

据《新京报》报道，钟啸伟当了7年艾滋病病人。
2008 年，一份成都市疾控中心送检、四川省疾控中心确证的检

测报告单显示，他的血液为 HIV-1抗体阳性，这意味着他感染了艾
滋病病毒。

此后，钟啸伟失去了未婚妻，开始逃离人群，过着穴居动物一般
的生活。他几度想死，被母亲劝住，“要死我就和你一起死”。

没敢死，又不想活，这个成都男人过上了“等死”的日子。
2015 年，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检测报告显示，钟啸伟的 HIV 抗

原体复合检测为阴性，金牛区疾控中心复查后，结果仍为阴性。
7年，让他的命运发生了巨大变化，过了近2600天“生不如死”的

生活，他决定要为失去的7年“讨个说法”。
他提起民事诉讼，起诉成都市疾控中心、四川省疾控中心，要求

对方赔礼道歉，赔偿从2008年至今造成的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害。今
年12月12日，成都市武侯区法院受理了案件。

“被艾滋”之前，钟啸伟过得曲
折。

他七岁丧父，家里五个孩子，全
靠母亲一人养活。“穷”是孩童时代最
深的记忆。

成年后，王素珍供职的成都市公
交公司看她家里实在困难，帮忙把五
个孩子都安排到公司上班，钟啸伟被
分到了修轮胎的部门，身边有些人开
他玩笑，喊他“胎儿”（成都方言，有神
经病之意）。

他气极，觉得丢脸，说什么都不
肯去上班，1987年，钟啸伟离开公交
公司，去城隍庙摆起了小摊，卖电子
产品。

上世纪90年代的成都消费水平
不高，钟啸伟脑子灵活，手里常有闲
钱，由于好奇，他学人家吸海洛因，

“那时候傻，觉得吸白粉的人都好有
钱，不晓得海洛因那么吓人”。

后来，他在朋友聚会上遇到了女
友何涵（化名），他开始发自内心地想
摆脱毒品，借助美沙酮等药品的帮
助，开始戒毒。

去做艾滋病检查前，是钟啸伟前
半生最快乐的时光。

那是 2008 年，一切都在慢慢好

起来——他45岁了，在戒毒，开了一
家名叫“食味鲜饭馆”的川菜馆子，恋
爱近6年了，想结婚，好好过日子。

用母亲王素珍的话来说，“娃儿
走正路了，有盼头了，好日子刚要开
始”。

为了对何涵负责，戒完毒的他去
做了一次艾滋病检查。2008 年 12
月 5 日，拿报告单那天，医生问了
钟啸伟许多问题，包括有无吸毒
史，“问得特别详细，我就晓得，完
了，我多半糟了”。检测报告单显
示，其血样经成都市疾控中心送
检、四川省疾控中心确证，被诊断
为 HIV-1 抗体阳性。这意味着他感
染了艾滋病病毒。

对于这个检查结果，钟啸伟选择
了接受。他觉得自己有 7年注射海
洛因经历；还有，这个检查结果是权
威部门出具的。

钟啸伟告诉母亲自己得了艾滋
病，得了这个病就要死，母亲不能理
解，“艾滋病是个啥，我只晓得麻风
病，得了麻风病就要死”。

那天晚上，王素珍哭了，她指着
儿子命令，“钟啸伟，你不可以死，如
果你要死，那我就和你一起死”。

一年年过去，钟啸伟也纳闷，
“也没好好吃药，怎么还没死”。

他只有小学文化，对官方机
构给出的检测报告深信不疑。

在疾控中心的宣传贴画
上，他看到过艾滋病患者会有
的一些基本症状，比如淋巴结
肿大、肌肉疼痛、周期性低烧
等，便先入为主，产生联想：有
些感冒发烧，就告诉自己，开始
低烧了，发病了，天气冷了关节
疼痛，便觉得自己是肌肉疼痛，
快进入晚期了。

事实上，钟啸伟有很多机
会，可以早点知道自己并未患
上艾滋病。

《艾滋病防治条例》规定，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应对艾滋病
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进行
医学随访。

2008年至2015年期间，钟
啸伟在成都市金牛区疾控中心

共进行了13次医学随访，遗憾
的是，由于长期注射毒品，导致
血管萎缩，金牛区疾控中心的
工作人员七年来都没能成功采
集钟啸伟的血样，这七年来，他
一次CD4细胞检测都没做过。

CD4细胞是艾滋病病毒的
主要攻击对象，正常成人的
CD4 细胞为每立方毫米 500-
1600个，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
CD4细胞可能会出现进行性或
不规则性下降，通过观察 CD4
细胞检测结果，可以很快判断
出被检测者是否患有艾滋病。

因为规定只有CD4检测证
明是艾滋病才能吃低保，所以
钟啸伟每次医学随访都去了，
金牛区疾控中心的医生在他手
臂上抽不出血，也未发现什么
异常，但还是给他开了低保需
要的证明。

而这个艾滋病感染证明，

他也一次次地给自己心理暗
示，“每年都检查，哪还能弄
错”。

但他还是心里起了嘀咕。
2015年圣诞节，钟啸伟早早起
来，去了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抽血
化验，那里的医生也是抽的手臂
的血，在手臂靠近内侧的位置，扎
下去，血哗地一下就流出来了。

第二天，他去拿检测报告，
结果显示，HIV 抗原体复合检
测为阴性，他走到吊灯下面，仔
仔细细又看了两遍，还是“阴
性”。

这个 52 岁的中年男人感
觉脑袋嗡的一下，一片空白，

“医生，你是不是搞错了？我得
艾滋病七年了！”

那位姓邓的医生也乐了，
哪有人没病说自己有病，回了
一句，“你是不是想得艾滋病想
疯了？”

等待开庭的日子里，54岁的钟啸
伟仍活得像个小心翼翼的艾滋病病人。

刚“被”患上艾滋病时，他不太懂
得保护自己，别人问起，他都老实承
认“我得了艾滋病”。

尽管他多次解释，艾滋病不会因
为吃饭、握手这些途径传染，身边人
依然疏远了他。那些常常走动的朋
友们变得很忙，总是“没得空”，仅有
的两个哥哥也和他断绝了往来，有一
回，他填完一张表格递给工作人员，
对方没说什么，用餐巾纸隔着，才敢
拿他写过字的纸。

如今，他住在成都市北边的一处

廉租房里，窗帘从来不拉开，没有记
者来访时，便蜷在客厅沙发上，一根
接一根地抽烟。

他仍保有那 7 年间养成的习惯
——白天几乎从不出门，不敢进商
店，也不敢和人打招呼，等到天暗下
来，搭四十分钟公交车，去母亲那里
取一些日用品。

母亲王素珍83岁了，心里放不下
这个最小的儿子，常常拿两个口袋，
让店老板一个口袋装5斤米，“一份给
自己，一份给幺儿”。

长时间的离群索居，钟啸伟有些
和现代社会脱节了。

钟啸伟不敢死，却也不想好好
活。

他知道，现阶段医院免费提供的
抑制艾滋病药物并不能治愈艾滋病，
只能起抑制作用，便根本不吃，一心
等死。

不久，他的女友不辞而别，留了
一封诀别信，还留下了一笔钱，让他

“好好照顾自己，来世再见”，从此杳
无音信。

钟啸伟崩溃了。他和女友在一
起近七年，不出意外，女友应该也感
染了艾滋病，自责和内疚笼罩着这个
中年男子，他非常担心“涵涵会不会
想不开做傻事了”，却怎么也找不到
她。

为了宣泄情绪，他把母亲赠予他
开餐馆的房产低价处理了，搬去了政
府提供的廉租房，将房款挥霍一空
后，等待死亡。

他的两个哥哥都是普通工人，有
自己的小家庭，多年来一直帮衬着
他，盼着他走正道，“现在我们负担也
好重，他得了艾滋病，扶不上墙”，两
个哥哥彻底与他断了关系。

钟啸伟在这个世上唯一的牵挂，
只有母亲。七年的时光，钟啸伟用

“等死”两个字来概括。
他没什么时间概念，窝在客厅的

沙发上，累了，眯一会儿，惊醒，再继
续睡。实在饿得不行，摸去厨房随便
整点吃的，一天就这么打发了。

钟 啸 伟 怎 么 想 都 想 不
通，跑去金牛区疾控中心咨询，
接待他的工作人员也不信，“我在
这工作这么多年了，从来没见过
这样的事”。

2016年 1月 22日，金牛区
疾控中心按照华西医院的抽血
位置，对钟啸伟进行抽血送检，
采血成功了，结果显示，HIV抗
体仍为阴性。至此，钟啸伟彻
底相信，自己没有患艾滋病。

他找出 2008 年那张 HIV
抗体确认检测报告单，上面的
送检单位写的是成都市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确认单位写的是
四川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钟啸伟找到四川省疾控中

心，他们对样本库中钟啸伟
2008年的血样进行了复查，检
测结果仍为阳性。

对这个检验结果，成都市
疾控中心不愿意接受采访，相
关人员表示，一切都将通过法
律程序解决。

此前，成都市疾控中心相
关负责人曾接受过澎湃新闻的
采访，他们给出的解释是，“由
于省疾控中心保存的钟啸伟
血样检测结果依然为阳性，
所以目前能肯定 2008年送检
的血样不是钟啸伟本人的，
这 和 信 息 登 记 存 在 漏 洞 有
关”。

至于具体是哪个环节导致

了送检血样不是钟啸伟本人
的，市疾控中心表示，需要等到
案件开庭后才能有答案。

一些医疗界人士建议，疾
控中心有必要对钟啸伟 2008
年送检的血样做一份 DNA 鉴
定，事情会更加明朗，可以很
清楚地知道那份血样到底是
谁的，以及是哪个环节出了
错误。

钟啸伟感觉愤怒，他猜想：
“如果是我的血样和别人的血
样搞错了，那是不是存在这样
的情况：有一个艾滋病患者拿
了我的检测结果，以为自己没
有患艾滋病，没有及时接受治
疗，还传染了很多人。”

等待开庭的日子

“好日子刚要开始”

“等死”

“你是不是想得艾滋病想疯了？”

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错误

“讨个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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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啸伟在家里炖鸡汤。母亲前段时间摔伤了腿，他每天给母亲做饭。


